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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写诗颂磐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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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溪，从前叫马翻溪、猪肚溪、江家
堰……这些名字没有文化内涵不说，而且
还只管一段，整个磐溪长约 17公里，竟然没
有一个统一的名称。1930年前后，当地士绅
石荣廷开发磐溪，请人在溪中的巨石上写下
了一个“磐”字，从此小溪便被命名为“磐
溪”，后来，这个名称覆盖了全流域。石荣廷
开发磐溪，使磐溪有了点小名声，真正使磐

溪有大名声的人是徐悲鸿。当然，郭沫若等
人也功不可没。

徐悲鸿于 1937 年底入住石家花园，至
1946 年离开，前后有十年之久。石家花
园，乃至磐溪，都因为徐悲鸿而名扬四
方。郭沫若与徐悲鸿过往甚密，曾两次写
诗赞颂磐溪。

徐悲鸿与郭沫若于 1925年就在上海认
识了，彼此颇为投缘。抗战爆发后，彼此来
到重庆，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感情也更深
了。1945 年，郭沫若有感于当时国民党政
府的独裁，自撰《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
呼吁成立有共产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
呼吁取消特务组织，给人民集会结社出版
自由，郭沫若写好“进言”后，决定找一批在
重庆，甚至在中国都有影响力的人来签名，
其中他想到了徐悲鸿。为了表示尊重，他
决定亲自送至重庆磐溪中国美术学院请徐
悲鸿签名。

2 月 5 日上午，郭沫若冒着寒风，匆匆
忙忙来到江北磐溪石家花园中国美术学院
请徐悲鸿签名。这天，他不仅给徐悲鸿带
来了问候，还带来了延安的小米与红枣。
在这之前，周恩来从延安过来，带来了一些
延安的小米与红枣，分送给重庆的朋友，其
中一份是周恩来拜托郭沫若送给徐悲鸿
的。徐悲鸿收到郭沫若带来的礼物，心里
异常高兴，他打心眼里感谢周恩来，如此日
理万机的一个人还记得他。这天，他正生
病，躺在床上，脸色发黄，当他见到好友郭
沫若，并收到了周恩来的礼物之后，发黄的
脸上泛起了红光。关键是郭沫若请他签
名，他十分爽快地同意了。在他执笔要签
名的时候，郭沫若赶紧抓住他的手说：“你
可想好了，签了名之后，当局可能找你的麻
烦哈。”

“先生您都不怕，我还怕啥呢？纵然前
面就是枪林弹雨、龙潭虎穴，吾往矣！”“沙沙
沙”他用钢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得到了徐悲鸿的签字，就会有好些热爱
徐悲鸿、相信徐悲鸿的人在“进言”上签名。
郭沫若高兴地说道：“悲鸿，中午我要喝酒。”

“哎呀，我怎么就把这茬给忘记了呢。”
于是，徐悲鸿叫来廖静文，让她告诉厨师，中
午添几个菜，还让廖静文下山到石门街上去
买一瓶好酒。廖静文给厨师交代后，就自己
下山到石门街上去购买了一瓶好酒——这
里最好的酒就是泸州大曲。

酒买回来，菜也备好了，可惜，徐悲鸿生
病滴酒不沾，于是就由廖静文当陪客。

“我可喝不来酒噢。”廖静文还没坐下，
就在申明。

“不喝不喝，坐坐就行。”郭沫若赶紧解
释。

廖静文坐下，就要端饭碗，郭沫若赶紧
说：“杯中滴几滴，闻一闻就成。静文是贵州
人吧？”

“湖南长沙。抗战后，避难到贵阳。”

“长沙人喝酒也蛮厉害的，况且还到贵
阳熏陶过——”

“我可不行噢。”
“不喝不喝，抿一抿就行了。”说着，他往

廖静文的杯子里倒了少许酒。
郭沫若真是劝酒的高手，让廖静文一步

一步走进了埋伏圈。
廖静文的确每次举杯都是抿一抿，可能

是她对酒比较过敏，结果喝得满脸发红。让
一旁的徐悲鸿笑岔了气。

郭沫若喝酒历来豪爽，三四两下肚，竟
然旁若无人地、眼睛半眯半睁地吟诵起诗
歌来了，旁人听不清楚是什么，吟诵着吟诵
着，郭沫若仿佛看见墙上挂着的那幅劲瘦
的奔马，突然动了起来，他的身后，万千春
潮奔涌而来，随即，他看见了百花含苞待
放，刹那间变为暗夜，猛地筑声炸响，一队
赴死的勇士，列队岸边，鼍鼓急敲，有战士
开始在黑夜里移动、移动……突然，灵感乍
现，他抓起桌上的毛笔，来不及磨墨，沾上
砚台里的残墨，“欻欻欻”地写了起来，不一
会儿一首诗跃然纸上：

豪情不让千钟酒，一骑能冲万仞关。
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
徐悲鸿看罢连声叫好，廖静文在一旁也

跟着鼓掌。
此诗后来流传甚广，但解读者往往忘

记了此诗写作的背景，因而，解读起来只
看到了他勇敢的一面，忽略了他愿与《陪
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签字者共赴国难，
即使是死亡也不能让他们却步的信心与
决心。

“悲鸿生命”是什么样的宝贝，能与徐悲
鸿的生命画等号？

得到这宝贝，纯属偶然。
1937年5月，徐悲鸿在香港开画展期间，

应许地山教授的邀请，前往观看德籍马丁夫
人要出售的书籍。听说，她的父亲曾在中国
任公职多年——那个年代任公职，十有八九

都是在领事馆工作——去世后，遗产归马丁
夫人继承，这要出售的书籍就是遗产中的一
部分。马丁夫人的书满满四大箱，徐悲鸿对
书籍的种类、年代、版本都没有什么研究，因
而也就只是随手翻翻。翻看了三大箱，突然
发现一张画，此画虽有些破旧，但其画技之
好，让徐悲鸿禁不住怦然心动，余下的一箱
书，他连翻看的兴趣也没有了。

这幅画，马丁夫人要价一万大洋。当时，
这个数目也说得上巨款。而这巨款与画相
比，真的可以说叫非常便宜，他不敢让人家让
价。只是当时的徐悲鸿根本拿不出这么多
钱，于是，徐悲鸿便与马丁夫人协商，以几千
大洋的现款，再加上自己画的七幅画换这张
画。徐悲鸿的名声，马丁夫人有所耳闻，想了
想，最后同意了。画作到手，徐悲鸿反复研
读，最后认定这是国宝——此画为绢底深褐
色，长 2.92 米，宽 0.3 米，画为白描人物手卷
画，画上有八十七个人物，列队行进，体态生
动，飘飘欲仙，遒劲而富有生命力的线条，产
生了极强的渲染效果，此画虽然没有设色，但
却有极强的表现力。徐悲鸿在欣赏之际，总
让他想到一个成语“吴带当风”——徐悲鸿读
过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他总
觉得二者颇为相似，无论是构图、意蕴、笔墨
——尤其是那如锥画沙般的线描功夫，真是
让人叹为观止，因此他觉得这是吴道子的画
作。时人言说徐悲鸿对此画之爱谓之“贴肉
而行”，也就是他总将此画放在贴身的地方保
存。

徐悲鸿购买此画后不久，便专门刻了一
方印钤在上面，印文曰：“悲鸿生命”，他还根
据画上所绘神仙人物的数量将其命名为《八
十七神仙卷》。此后，因为抗战爆发，徐悲鸿
和《八十七神仙卷》偶有分离，如1939年徐悲
鸿去新加坡办画展筹集资金捐献给抗日前
线，《八十七神仙卷》便放置在了香港的银行
保险柜中，但徐悲鸿还是担心画会丢失，于是
便取出来，跟他一起去了印度。

后来，他将此画留在印度的圣地尼克坦
去了美国，可是他又担心得不得了，有一夜他

做梦，竟然梦见画丢了，他哭得十分伤心，最
后竟然哭醒了。为了画的安全，他决定将画
作从印度寄往美国。画到美国，他亲自去迎
接。此后，此画便跟随徐悲鸿四处漂泊。
1942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徐悲鸿从仰光回
到云南大学暂住。云南相对于国外，画应该
更安全些吧，况且是在校园内，还时时有徐
悲鸿伴随左右。然而，徐悲鸿曾经的噩梦成
了现实。1942年 5月 10日，日军飞机突袭昆
明，防空警报一阵紧过一阵，徐悲鸿往日躲
飞机都有一个小箱子随身携带，箱子里就有
那画，然而，昨夜欣赏过那画，并没有收拾，
且放在哪个箱子里，一时半会还想不起，他
就想反正要锁箱子、要锁门，且躲飞机也只
一会儿的事，于是，赶紧锁了箱子、锁了门跑
往防空洞。待警报解除后，回到屋子时，徐
悲鸿刹那间便瘫坐在地上——房门被撬开
了、箱子被撬开了，《八十七神仙卷》不翼而
飞，还包括一大卷他自己画的三十余张精品
力作。

听说，“此画丢失，大搜全城，未见踪影”，
真不知道，此贼是蓄意久矣，还是偶然遇到，
不过，画既丢失，说什么都无用了。徐悲鸿在
痛过之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算是对《八十
七神仙卷》留念：“想象万壶碧海沉，帝心凄切
痛何深。相如能任连城壁，愧此须眉负此
身。”

《八十七神仙卷》虽然从此从人们的眼睛
中消失了，但是，它的雪泥鸿爪却留在人世
间，这也说得上是徐悲鸿善良的福报。当初
在香港得到此画后，徐悲鸿就有心传播此画，
至少是让他的学生欣赏和研习，于是，他就到
中国书局去，用珂罗版印刷了一批《八十七神
仙卷》。后来，他回到了重庆，他在中央大学
艺术系上课的时候，时不时在课堂上讲到并
展示此画，这为后来找到这幅画留下了伏笔。

第二年，徐悲鸿的学生卢荫寰在成都发
现了这张画，因为卢荫寰是中大艺术系的学
生，她临摹过此画，所以她的记忆非常深刻。
她是通过丈夫的一个朋友看到此画的，于是
便写信告诉了徐悲鸿老师。徐悲鸿听闻此

事，喜出望外。此时，徐悲鸿就在重庆江北，
去一趟成都很方便，但是他担心自己去成都，
怕藏画的人紧张，万一来个销赃灭迹把画给
毁了，那问题就严重了。也正是基于这种考
虑，他也没敢报警。于是，他请卢荫寰丈夫牵
线，委托成都懂艺术且办事干练的伍先生出
面去购买。伍先生一看到画，便断定是真画；
然而，价格从收藏者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伍先
生惊呆了——20万，此可谓天价也。伍先生
遵从徐悲鸿的意见“不讲价”，但这价确实高
得惊人！于是，忍不住说道：“少一点行吗？”

“不要就算了！”对方莽粗粗地说道。
“一点都不少？”伍先生只得自己给自己

搭台阶下。
“我也替人家办事。”对方见伍先生如此

温和地说话，也自己找台阶下。他是不是替
人家办事，谁知道呢。

这画对徐悲鸿而言，要也痛，不要更痛。
钱没了，可以挣；画没了，将永远都没了！最
后，他咬牙跺脚，不惜向银行贷款。《八十七神
仙卷》历经磨难，最终回到了徐悲鸿的手中。
画面上，以前徐悲鸿所题“悲鸿生命”四个字
及所写之跋都被剜去了。虽然如此，画面却
毫发无损，这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徐悲
鸿复得此画，又写下了一首诗记录心绪：“得
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伴侣尽情看。人生总是

葑菲味，换到金丹凡骨安。”
徐悲鸿重得此画，特请著名书画家张大

千与著名古画鉴赏家谢稚柳题跋，这二人的
题跋为此画增彩不少。

1953 年，徐悲鸿去世后，廖静文遵从他
的遗嘱，将此画捐赠给国家，今存徐悲鸿纪念
馆。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
字鼎堂，笔名沫若，四川乐山人。致力于
世界和平运动，是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
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
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
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抗战时
期，常与卫聚贤、常任侠等人在江北董家
溪、磐溪、庙溪嘴等地考古，据说，他曾到
磐溪的国立艺专演讲，并几次到磐溪与
徐悲鸿见面，并写了一些与江北相关的
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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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收藏《八十七神仙卷》的故事

徐悲鸿（1895～1953），原名徐寿
康，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
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
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
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
艺专。1949 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
长。1937年底随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沙
坪坝，住江北磐溪。他在磐溪创作了不
少精品画作，如《巴人汲水图》《巴人贫
妇》《田横五百士》《庭院》《愚公移山》
等，并且在许多画作上都写有“某年某
月于磐溪”。1942年，他在重庆江北磐
溪石家花园创建了研究院性质的中国
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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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静文在展示《八十七神仙卷》


